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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是春节的尾巴，也是个色彩缤纷
的传统节日。

我最难忘童年时代的元宵舞狮。
舞狮成员中，最厉害的是耍狮子的两个

人。一个舞狮子头，一个耍狮子尾，两个人功
夫了得，配合默契。最滑稽的是那个逗狮子的
人，我们称“笑和尚”。他的脸上戴着一张笑得
咧开嘴的和尚面具，手里握着一把济公和尚
一样的烂蒲叶扇子，衣服穿得破破烂烂，腰上
系着一根草绳，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口里像小
猪一样“谑谑”不停，他是指挥狮子的导演。看
到漂亮的小孩子，“笑和尚”故意用扇子对着
孩子扇两下，或者轻柔地刮两下他的鼻子，逗
得大家哈哈大笑。最轻松的活计是顶花灯。舞
狮的花灯结构简单，灯箱四周用白纸糊住，在
纸上描上漂亮的图案，或写上几句古雅的诗
句。灯箱里有的点着蜡烛，有的点着油灯。最
有号召力的是四个打响器的，锣、鼓、铙、钹四
种乐器。听到喧天的锣鼓声，村民们就知道耍
狮子的要来了。

寒风肆虐，一个劲地往身上钻，我们的头
缩进棉衣里都看不到脖子了，树上几片零星
的叶子也在打着冷颤。我们一下子哈口气，一
下子跺跺脚。狮子队终于进了槽门。院子里德
高望重的长者站在槽门前，手里提着一挂鞭
炮。耍狮子的一来，鞭炮就噼里啪啦地炸响
了。长者引领着舞狮队挨家挨户去行礼，拜山
门一样认路。一扇扇大木门打开了。门被时光
磨得早没了最初的光彩，露出原始的木头纹
路。狮子来到房子的堂屋里转个圈，对着四个
方位跳几下，对着灵位磕个头……主人会拿
出红包打赏，那时一般赏一毛钱两毛钱。把每
户都拜访完后，舞狮队就会在槽门口的晒谷
坪正式表演。

晒谷坪里人山人海，男女老幼都出来了，
连七老八十的老人也在年轻人的搀扶下拄着
拐杖出来看热闹。小孩子更是疯了一般，钻来
钻去欢叫着。个子矮的，使劲踮起脚尖伸长脖
子挤在缝隙里看。有些孩子干脆骑在父母的
肩上，一脸得意，笑得像朵迎春花。

晒谷坪一般会摆三张八仙桌，狮子随着
“笑和尚”的指挥表演各种动作。最基本的是
跳八仙桌，把桌子的四个角都跳过去。狮子还
要站在桌上表演闪挪腾滚。滚的时候，“笑和
尚”的手往下转个半圆，耍狮子的两个人同时
从桌子上跳下来，就地一滚。有时“笑和尚”故
意唔唔地逗得“狮子”发怒，“狮子”就疯狂地
舞动，飞快地跑着，头抬得高高的，锣鼓声也
敲得非常急促。观看的孩子们就紧张地说“狮
子疯了，要咬人了”。

压轴戏自然是狮子上高台。场中叠着两
个八仙桌，八仙桌上又叠着两条板凳。狮子没
有翅膀，怎么飞上去呢？两个舞狮的男子，一
边舞一边往上跳，先蜻蜓点水跳上第一张桌
子的角落，然后“飞上”第二张桌子，看起来他
们身轻如燕。在桌子上，他们一会儿金鸡独
立，一会儿倒拔垂柳，一会儿鞠躬，一会儿蹦
跳，真是花样百出，惊险连连。“笑和尚”的扇
子摇得风一样快，锣鼓声雨点一样密，“狮子”
的头拨浪鼓一样摇，看得人身上冒汗，脚像打
摆子。很多孩子吓得尖叫，胆小的月亮也躲进
了云层。虽然是寒冷的春节，可是舞狮的人穿
着单薄的运动衣裤，脸上还是热汗淋漓。

耍狮子的武戏表演完以后，最后是文戏
表演——断灯。断灯就像古代的科举考试一
样，根据给出的韵脚随即说出一段诗文，既要
押韵又要含义深刻，和曹植七步成诗差不多，
不是饱读诗书的人无法上场。很多平时读了
几句书的人这时候也变得张口结舌，尴尬得
一脸通红，引来观众的嘲笑。断灯内容一般都
是祝福赞美对方，也有夸耀本宗族子孙后代
人才辈出、家世显赫的。双方你来我往，打擂
台一般，煞是吸引人。大人听得津津有味，一
边认真听一边评判。小孩子听不懂，早就鸟兽
般散了。

随着锣鼓声的远去，舞狮结束了。可那浓
浓的年味、浓浓的乡情、浓浓的亲情，却浓得
化不开，让人陶醉留恋。

（李云娥，邵阳县人，湖南省散文学会会
员）

舞 狮 闹 元 宵
李云娥

大凡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
都有在学校劳动的经历，那时的小学、中
学有专门的“劳动课”。那些“劳动课”，不
像今天的学生搞大扫除，应付一下班级卫
生就可以了。那时是要进行体力劳动的，
比如种菜、挑土、修路等等。不过，我最难
忘的还是采茶叶。

记得村小旁边，有一片宽阔的茶园。
每到春天，青绿的茶树就簇生出鹅黄嫩绿
的新叶子。清明过后，天气转暖，茶叶就开
始疯长。几场雨过后，茶叶挂满晶莹的露
珠，伴着微风跳起欢快的舞蹈。这时，采茶
的时节就到了。

采茶叶是一门技术活，必须做到又好
又快，否则会影响茶叶的质量。小茶芽一
撩，两根手指使劲一夹，一片完好的茶叶
就落在手心里。握在手中的茶叶，不能抓
得太紧，否则茶叶就会失水，失去原来的
鲜嫩；抓得太松，就会把握不住，掉在地
下。采茶的时候，几叶一芽或一叶一芽都
有讲究，老叶子不行，老枝更不行……采
茶的时候，茶山上除了人影攒动，没有其
他的景象。早春的茶园，一片葱茏。微风吹
来，携带着蒙蒙雨丝，扑在我们脸上，其间
不时夹杂着布谷鸟的吟唱。空气是那么清
新，让人心旷神怡。

采茶叶的时节，学校往往放一上午的
假，老师们也跟着采茶。四个小时后，我们
就把茶叶放在大队茶场过秤。这时，茶场的
会计就拿出一筒硬币，有壹分的、贰分的、
伍分的，按茶叶的重量计价给我们。那时每
斤茶叶的劳务费大概是六分钱，我们一上
午的所得不多，但心里却充满一种收获的
喜悦。然后，我们拿着这些钱去换取自己需
要和喜欢的文具、书本和零食。每年的采茶
时节，就是我们小学生们最快乐的时光，一
则可以自由走动，摆脱读书之苦，二是有

“钱”可赚。这种快乐，是现在的孩子无法想
象和体会的。

我们采完茶后，母亲总喜欢一个人背着
个小篓子跑到茶山里，仔细搜索一些大家遗
忘的嫩叶。母亲加工的茶叶，要到过年才能
拿出来招待客人。乍一喝，微苦。可几杯水泡
下去，茶色依然淡绿，依然清香扑鼻。喝过之
后，口齿生津，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参加工作后，有朋友常常送给我一些
包装精美的高级茶叶。泡好茶，一揭开杯
盖，就有一股浓香扑来。可奇怪的是，我总
觉得那种香，有些做作，有些不真实，与我
记忆中的茶香相去甚远。我曾经打电话要
母亲做一些农家茶叶来。可母亲说，茶树都
没有了，还怎么去做茶叶呀？我一听，不禁
哑然失笑。我采茶的岁月，还有母亲制茶的
时光，就如我的童年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每每想到这里，我的心就有了惆怅，并
久久难以释怀。

（刘凯，曾任职于武冈二中）

采茶叶
刘 凯

冬日，天寒地冻，乡人便开始围炉煮茶。乡人
不懂得文人墨客“围炉品茗”的诗意，但他们实实
在在做着极浪漫的事。

乡人的围炉朴实得很，炉子多是一口废铁锅，
也有正儿八经的火钵。火钵多是老粗陶制成的，厚
实如乡人，外围箍着数圈铁丝，因烧久了火钵易开
裂。屋外北风呼啸，乌云压顶，粒粒雪籽炒黄豆般
打到鱼鳞瓦上。我们急忙搬出砖头放到堂屋中央，
架上旧铁锅，用松毛引火。在火炉外罩上方形的火
桶，铺上旧棉被即“火片”，把脚伸进火片，暖意沿
着脚板一点点蔓延，浑身都暖和起来。这时，我们
看课外书，母亲坐着打毛线衣，父亲有条不紊地卷
着烟叶，这是全家人惬意的休闲时光。突然，木门
吱呀响了，探进来几颗毛茸茸的小脑袋，原来是小
伙伴来串门，还有大人陪着呢。人多，这样烤火自
然不过瘾，还是火塘来得爽快些。

火塘一般砌在灶屋，三面红砖一面墙，就围成
了一个方方正正的火塘。也有火塘砌在杂屋或堂
屋的。火塘里有草木灰，用松毛引火，架上几根木
柴。火苗先是小小的一团，越燃越旺，舔着木柴节
节高升。窗外北风发出尖利的呼号，火炉显得愈加
温馨。父亲给来访的老爹爹倒上自酿的谷酒。一杯
酒下肚，老人家的话便多起来，讲起水浒、射雕英
雄传来，讲得眉飞色舞，更兼手舞足蹈，孩子们听
得津津有味。看过连环画的大柱忍不住纠正其错
处，老爹爹便支支吾吾起来，引来哄堂大笑。火塘
顶上悬挂的腊肉咸鱼干鸭等，在烟熏火缭里一日
日变香，也变得乌漆巴黑。这时，腊肉的油落到火
里，发出细微的爆裂声，夹杂着喜庆的气息。

外头大雪纷纷扬扬，屋里暖意融融，仓里的稻
谷满满的，栏里的牛羊正贴肥膘，猪婆下了一窝圆
滚滚的崽子，乡人心里踏实得很。落雪天反正做不
了事，出不了门，正好围炉煮茶聊天。孩子们将板栗
一粒粒扔在火里，不一会儿，果壳炸开，金黄的板栗
肉进了孩子的嘴，又粉又甜。吾乡产蜜橘，果大汁多
肉甜，有清新的山林气。秋天，人们放一层橘子铺一
层松毛，层层码到箩筐里。这时的橘子干软，将其烤
会儿，皮焦而香，橘肉愈加甜蜜。我们还把红薯煨在
火灰里，等香气四溢时，刨出来剥去皮，红薯香软清
甜。一个红薯吃下去，肚子就半饱了。烤火吃水果零
食，当是赏心乐事，如果有甜酒更妙。煮开的水兑上
甜酒，加进桂圆荔枝红枣，打碎二三个鸡蛋搅匀。一
人一碗，空气里就有了酒的醺香。

人坐在火边，浑身暖和，不由昏昏欲睡，可离
睡觉时间还早。漫漫长夜，茶便担起提神醒脑的重
任。茶叶是山里自采的茶叶。水则是山泉水，用竹
篙一截截从山里接来的，直接流到陶缸里，随取随
用。母亲把山泉灌进铁罐，再把罐埋到火灰里，不
久就能听到咕咚咕咚的声响。雪白的瓷缸里放进
茶叶、碎姜、黄豆、芝麻等，再兑上滚烫的开水，一
碗碗热气腾腾的“豆子芝麻茶”便出炉了。一碗复
一碗，男人讨论农事收成，主妇聊起家长里短，老
人说古讲聊斋，孩子们嬉戏笑闹，夜渐渐深了。被
火烤得暖烘烘的身体，钻进散发着太阳香的棉被，
一夜安眠。

除了火塘火桶，乡间还有一种“风篮子”，用竹
篾编织的外壳，里面放着小火钵，还有提手，是小
巧玲珑的火炉。如果说火塘是一群人的火炉，那么
风篮子则是一个人的火炉。孩子上学提着风篮子，
上课放在膝盖上。老人坐在台阶上晒太阳，双手也
是拢着风篮子，就像拢着一束火。提着风篮子出
门，走多远的路也不冷。这样的风篮子历经岁月的
沧桑，竹篾变成棕红，提手则磨得光润如玉。冬至
之后，从一九到九九，从风雪茫茫到春意盎然，围
炉才完成使命。

春雨淅淅沥沥，年过不惑的我坐在电炉边翻
书喝茶，不由怀念起儿时乡下那围炉煮茶的时光。
那时候，冬天更冷更漫长，可人与人之间更亲切，
也更熨帖。

（蔡英，湖南省作协会员）

围炉煮茶
蔡 英

石笋寨，是我家乡的一座奇峰。
石笋寨状如竹笋，秀美挺拔，直刺苍穹。

又像极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立在苍茫大地
上，发出了“当惊世界殊”的自信霸气。就因
了这秀美和霸气，引得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登临其上，尽情享受大自然鬼斧神工创造出
来的奇景。晴朗天气里，站在寨顶向远处眺
望，方圆百十里尽收眼底。往西，洞口县近在
咫尺；朝东，资江犹如一条飘带，蜿蜒曲折，
在阳光下碧波闪耀；向北，宝庆城头，云蒸霞
蔚，气象万千；望南，十八座巍峨石峰排成长
蛇阵，从雪峰山下的武冈迤逦而来，演绎出
一道“十八罗汉送观音”的石峰奇观。

石笋寨整体全是石灰岩，高千仞，四周
除了田畴，还是田畴，众山离其甚远，一峰独
秀。游人登临峰顶，唯有一条小径可上。在峰
脚还可直立行走，爬到半腰，就须手脚并用，
攀沿而上，倒有种“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境
味。路虽陡峭，攀爬艰辛，但更能引起登寨者
的征服欲，好多人爬石笋寨，就是冲着这种
刺激去的。从小路上去，却不能从小路下来，
要沿着另一方崖壁，一级一级往下跳。那一
级一级的崖壁好似人工凿成的阶梯，一级有
一人多高，只能下，不能上，真是天设地造，
神奇之极。

在平地绕石笋寨走一圈，差不多要一个
早晨。站在寨脚往寨顶上望，寨顶似一支神
笔，蓝天是一张巨纸，神笔在巨纸上挥洒，抒
写出千古奥秘。石峰虽呈笋状，但从东南西
北各个方向望去，形貌又各不同。从东望，悬
崖绝壁，如直瀑泻下，惊心动魄。从南望，峰
峦开阔，似弥勒佛之宽容大肚，能容天下难
容之事。从北望，峰势微敛，秀丽挺拔，像极
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古代仕女。从北望，峥嵘
雄奇，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气质。真
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石笋寨横空出世，特立独行，很合孤芳
自赏之隐者心境。据说数百年前，曾有隐士
在寨顶建有亭子，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据
说，有人在寨顶拾到过残蚀的古币、瓷片。原
先我对人们把它称作寨很不理解，峰顶既无

寨舍又无寨民，怎么能称为寨呢？后来我明
白了，隐士隐居其上，据峰为营，当然就是寨
了。

记不清到底登过多少次石笋寨，记忆最
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和一位老师。老师是民
办老师，比我大十多岁，我一直很敬重他，佩
服他的学识，佩服他的人品。他也很喜欢我，
我们两人相处不错。我那时年少，受“样板
戏”的影响，想成为剧作家，不知天高地厚地
写了一个大戏。登石笋寨那天，我把那个大
戏本子也带上了，想请老师指点。汗流浃背
地爬到寨顶，喘息还没平下，我就迫不及待
地把剧本交给老师看，恳请他提意见。老师
坐在石头上，认真看我的“作品”，时不时大
赞一声：写得好！他那赞扬声洪亮高亢，响遏
行云，赞得我激情澎湃，信心满满，从此对写
剧本更有了兴趣。如今，再回头读当年那个
大戏剧本，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那个剧
本写得太差劲了，简直是难以卒读。而老师
却对我大加赞扬，看来有违心嫌疑。后来我
明白了，老师并不是违心赞扬我，而是真心
鼓励我，促使我充满信心，坚持不懈地写下
去。如果没有他那洪亮高亢、响遏行云的一
声声赞扬，我也许不会坚持写下去。人在前
进的道路上，是需要一些鼓励的，否则就会
失去奋斗的热情。老师很懂这一点。

还有一次登临石笋寨，是和几位退了
休的老友。老友中有男士，也有女士。几位
女士起先也跃跃欲试，争着往寨顶上爬，没
爬几步，就不敢爬了，一个个败下阵去，站
在寨脚望着我们这些男士往寨顶冲刺。我
们这些男士虽然手脚都不太灵活了，攀爬
的小路又狭窄陡峭，但谁也不愿放弃，大有
一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气魄。好不容易爬
到寨顶，老友都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个个
欢呼雀跃，摆出“V 型”手势，争相拍照留
影。又对着远方忘情地大喊，虽然有“老夫
聊发少年狂”的狂态，但更多的是“山高人
为峰”的自豪和喜悦。进入老年了还能登上
石笋寨，怎能不高兴呢？

（龙会吟，隆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秀美霸气的石笋寨
龙会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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